台北小記 — 公車裡的邂逅
陳思永


有人說我有當新聞記者的基因，我說我沒有；不過話說回來，只要人一到台灣，我往往會有和不認得的人攀談的衝動，幸運地，頂著一頭蒼蒼白髮與和藹可親的老者樣貌，我幾乎從來沒有被拒絕的經驗；每次從交談中多少會學到一些新東西，何樂而不為？「找陌生人攀談」不就是一個新聞記者的典型行為嗎？奇怪，平日生活在美國，從來沒有同陌生人談話的念頭，或許回到台灣時，自然滋生了「人親、土親、鄉親」的親近感。


這一天我再到雙連。下了淡水捷運站，轉搭從淡水開往三芝的客運巴士。雖然在起站上車，車上座位至少已坐滿八成。瞥見後頭的一雙人座上，端坐著一年輕女士，我走上前去，問可以坐她旁邊嗎？她說可以。這位女士，不施脂粉，衣裝樸素，身材嬌小，眉清目秀，臉上架一副黑邊眼鏡，流露著受過高等教育的氣質。


車開動後不久，覺得她跟我一樣無聊，於是試着和她交談。
「請問，您還在學校念書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做事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真看不出來。請問在哪裡高就？」

「在一家很大很大的公司…」

「再大的公司也有名號呀！」

「微軟‧台北。」


後來發現她說的微軟其實是在北京而不是台北，讓我懷疑她可能以為隨便敷衍我一下就可打發我。想到在台老友曾經警告過我的話：「雖然你是老頭一個，也不能隨便找獨自行動的女性攀談。」我可不能讓她對我留下「遇到一個無聊老漢」的印象。
「哦！Microsoft，總部在西雅圖；現在的總裁是個印度人。」


聽到我的一點露白，她大概想，此老漢不是無聊白痴，談話還可以繼續下去。

「對啊！我就是在那裡加入微軟的。」

「你看來像本省人，是後來搬去美國的？」

「對！我輔仁大學畢業後到 Seattle University 深造，畢了業就近找當地的工作，進了微軟。」
「輔仁是所天主教大學，有沒有影響你的宗教信仰？」

「沒有；Seattle University 也是所天主教大學；我信佛教。」

「家裡的關係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所以你是從〈微軟‧西雅圖〉請調回老家台北？」

「在微軟沒有所謂請調這回事。通常公司會不時公佈什麼地方有出缺的訊息，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申請。我是在這種情形下轉到了〈微軟‧北京〉。」

「你不在台北上班。那你 ……？」(她會意到我要問的問題，不待我明講就回答了。)
「我是回台北來探親、掃墓的。」

「北京不是你的家，但從北京回台北，總比從西雅圖回台北方便多了。未來你從北京轉到台北的機會大不大？」

「不大。」

「在北京有親人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成家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不介意的話，請問你有對象了沒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這種事要靠緣份了。」

「對啊！」

「你的專業是……？」

「我做財務方面的工作。」

「財務方面的工作哪裡都需要，所以你不必非在微軟工作，吃高科技的飯。」

「嗯！可以這麼說。」

「平常在公司說英語還是普通話？」

「公司主管多半是美國人；他們不會說華語。但是在中國同事之間就說普通話。對了！開會時一定是說英語。」

「正式文字恐怕是英文了？」

「對！包括 emails。」

「中國同事的英文程度怎麼樣？」

「他們多半是海歸的大陸人，表達都沒問題。」

「Office politics 多嗎？」

「有的！總有人管閒事，幫不上忙，卻指東說西的。」

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到處都一樣。」

「我不會為五斗米折腰的。」


彼此對Office politics的指涉事件有牛頭對不上馬嘴的各自解讀。這個「題目」的確問得有點抽象，不是閒話幾句可以說清楚的，我收住，轉移話題。
「這一帶你熟嗎？」

「不熟！第一次來。我住在松山區，平常在那一帶活動。」

「你曉得在哪一站下車嗎？」

「三芝站；上車時告訴司機了。」

「那你會在我下車後不久下車。勸你別只靠交代司機提醒你，他可能記不住。所以我下車時你最好移到前面，再跟司機說一次。」

「好建議，謝謝！這附近好像上下車的人不多，往往過站不停，車開得快又橫衝直撞。」

「我要下車了。祝你好運。…… in every aspect of your life。」

「You too.  Thank you.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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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進旺 讀後感 <tomchen965.1944@gmail.com> wrote: 

思永兄，

感謝你不時提出好文譲我們閲讀沉思，以免早早得著老人痴呆症。
一如李教授所言，講到要提高老百性的收入，不能均貪而是要均富，實施起來在世界各國均是知易行難。

一位法國現代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》，這本馬克斯2.0著者，曾來台訪問。他就
對全世界「資本報酬率高於經濟成長率」的現況深感不滿，但如何改變？茲事體大，不管上至總統或下至百姓，位於自由民主國家或集權國家，甚或共產集權國家，人人心中自有一把尺。

我比較擔心的是現在台灣的教育，尤其是最近台大校長遴選案閙得滿城風雨（其實不止台大），遲不能解決，為什麼？是台灣現在自由民主還不能深化，抑或是我們這一代獨遵儒家思想教育，而迄今不能解脫，人皆有有私心，奈道德何！
現在台灣要發展經濟，百年樹人教育最重要，目前理工科學生不足，且碩博士生缺額，而且每年出國留學生越來越少，相對大陸則反之。

不久之前，理工大學的碩博士生人數大於學士生二、三倍，現在則碩博士班生嚴重缺額，如何是好？

一則出國留學生減少，二則國內碩博士生缺額，教育界人士一個頭二頭燒，是否教育資源應擴大預算；人才濟濟，不怕他跑去他國他地，楚才晉用何妨？宏觀來說，皆在推進文明，世界各色人等均可受用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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